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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高风亮节厚德全

道，谦谦君子吾辈楷

模。法学院国际法学

科陈治东教授于1月

31日因病逝世。敬爱

的老师走了，到遥远

的地方去出差开会、

去讲学、去做更重要

的事情了。遗憾的

是，陈老师走之前，我

竟没能见老师一面。

之前有一次我想去看

望他，他回复说不用，

说他自己有活动，“通

通微信即可，……你

们是骨干，十分繁忙，

难得有休息时间，好

好珍惜”。没想到，此

生再也没有机会见面

了。人生充满了太多

遗憾。

这几日，不断回

想与陈老师相识的30

多年，忽然发现，在自

己这 30 多年的经历

中，有两次转折都离

不开陈老师的提携。

第一次是我从外

事行政工作转向全职

教学工作。我在华东

政法大学（下文简称

“华政”）读书时，陈老

师是国际法系的系副

主任。我毕业后从事

外事工作，兼任国际

法系教师。当时外事

工作非常繁忙，每天

都要加班，再备课上

课，基本上用尽了所

有的业余时间。但我

在每学期开学前收到系里签发的

正式任课通知时，仍然非常高兴，

我为能在母校母系上课感到自

豪，因此每次都认真准备。

虽然我热爱外事工作，也积

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却越发坚

定自己更有教书育人的使命与情

怀，想成为国际法系的全职教

师。于是，时任国际法系系主任

的陈治东老师到外事办公室跟我

当时的领导谈。或许因为外事办

人手少，我又连续几年承担了比

较重要的工作任务，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合适的替代人选，所以最

终没有谈成。但陈老师在离开之

前对我说：“小高你记着，我们国

际法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又过了几年，因缘际会，我终

于调到国际法系，成为正式的全职

教师。我想，若不是陈老师的帮助

与其他国际法系老师的关心与接

纳，或许我会在外事办一直工作下

去。每份工作都有其价值，于我而

言，能在五尺讲台言传身教，还是

离我的人生使命更近了一步。

第二次是我学成回国的时

候。我大学毕业时，硕士生非常

稀缺，法学院教师基本上都是优

秀本科生毕业留校的。然而随着

法学教育的发展，国家要求大学

里本科毕业的教师要提升学历层

次，获得在职研究生学历。面对

国家法学教育的大势所趋，我选

择暂停教学工作，出国读书。我

在国外深造期间，陈老师被引进

至复旦大学（下文简称“复旦”）法

学院，参与复旦法学院博士点的

建设。得知我学成归来，陈老师

把我推荐给复旦，自此开启了我

在复旦长达 20 年的教学生涯。

陈老师是我走上学术道路的领路

人和提携者。

来到复旦后，我跟陈老师来

往得并不多。除了在国际法学科

组的会议上能遇到外，我有幸参

与数次陈老师主持的学生论文答

辩，感受他渊博的学识、独到的见

解，以及对学生的关心和对专业

的执着。有时听到陈老师跟其他

老师闲聊，听着他平和的话语，看

着他平静的笑容，我知道，这位正

直良善的学者从未稍变。

犹记得我大学毕业前的实习

期间，因用眼过度，眼睛出了问题，

是陈老师的父亲帮我把脉开药，治

好了我的眼疾。还有一次，一位同

事的父亲生病，也是陈老师帮忙介

绍医生为其治病。陈老师对他人

的关心令人难忘，当时很多同事都

亲切地称呼他为“阿东”。

陈老师的谦逊还体现在日常

交流当中。当我祝贺陈老师担任

世界银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仲裁员时，他说：“小高，以平常心

视之。我感觉这不过是一份沉重

的责任，所以没有告诉任何人。”

这正是陈老师一贯的作风，从不

自我标榜，绝不趋炎附势，一直保

持学者的刚正与单纯。

这30多年，陈老师给予我很

多帮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习

陈老师的高风亮节，像他那样做个

正直的、干净的、问心无愧的人。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千

千万万的人，有的人擦肩而过，有

的人止于握手寒暄，有的人可能

会围炉畅谈，也总有人能让你心

中一直铭记。陈老师就是让我一

直铭记在心的师长，是吾辈教书

育人的楷模。

先生骑鹿远游，精神永存天

地。 高凌云（法学院教授）

两
次
人
生
转
折
源
于
他
的
提
携

两
次
人
生
转
折
源
于
他
的
提
携

鲁迅先生有句话，“无穷的

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

关”。

我想这句话可以扩展一下，

当下发生的无数事情，小的事情、

大的事情，也都和我们有关。

关注社会的意义在于，它

是一种自我打开的需求。因为

成长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是

向内探求，另外一个是向外拓

展。向内探求，意味着要倾听

自己内心的声音；要确立自我

的道路；要维持自己的个性。

向外拓展，意味着打开心胸，把

自己置身于更大的一个世界，

在 这 个 世 界 中 找 到 自 己 的 坐

标，找到自身的位置。实际上

向内和向外，两个都需要，两者

结合，也许才能够成就圆满的

自我。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超脱

了世界，但实际上当你超脱世

界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世界遗

弃了你。一个人如果和自身之

外的世界脱轨，就很难获得情

感支撑，也很难获得归属感，不

利于自身的身心健康。

这个过程，其实呈现了一

个 人 逐 步 开 放 自 我 的 一 个 过

程。只有我们觉得，自己不是

孤立存在的，整个的人类，以及

人类所在的这个世界，都跟我

们有关系，也许才能获得真正

意义上的成长。

更加重要的是，成长是一

个去蔽的过程。去蔽意味着什

么呢？就是消除各种信息对我

们的遮蔽。

我们非常幸运，因为当前的

社会信息是丰富的；但我们也是

不幸的，因为当前的社会信息过

于丰富。有时，信息过载可能比

信息不足还要致命。在接受信息

的过程中，我们构筑对于整个社

会，甚至对于自我的一种想象。

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你主观

的一种认可。构成它的材料，有

你自己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但是

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

心里想到的，毕竟是少数的，大部

分还是靠二手的信息。这样的二

手信息，很多有意无意遮蔽了真

相。这让我们获得对整个世界构

建的一个错误印象。

因此，我们需要一双锐利

的眼睛。我们需要辨别信息，

需要思考什么才是真相，还要

思考真相背后掩藏着的本质，

然后还要得出独到的见解。这

个正好符合复旦的校训：博学

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王希明（中文系2021 届博士）

成长是个去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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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兴起报名了书院的分子

考古学书训练营，未多考虑就踏

上开向肃宁的火车。学校的靓课

和水课随上海的车水马龙一起被

抛在身后，肃宁的一马平川映入

眼帘。在肃宁劳动时积极学习，

努力干活，给予烈士们最崇高的

敬意。劳动之余欣赏杨树、麦田

和县城风情。

去之前感觉大学终于真正开

始，返程时更加确认了这一想

法。走出书房和教室，才知道每

一段时间都同样重要，每一束生

命都同样灿烂，敬意存在于研究

者和被研究者付出心力的相匹配

之中。

思绪万千。想法像夜空中的

星星，闪亮却无法串联，浪漫而散

乱地堆在一起。未曾想到只在雪

村一周，漫天星辰长成我心中的

杨树。

下午三点从虹桥出发，坐了

五小时高铁到沧州。下了高铁直

接上汽车，要一个多小时车程。

这里的高速没有灯，汽车飞驰之

余，反光条嗖嗖嗖地掠过车窗。

空气不大好，灰尘很多。车灯散

出一团厚厚的光雾，包裹在车的

周围。大货车的光雾格外厚，很

远就能看见。

虽是夜间驱车，作为乘客的

我完全放松。窗外原野辽阔，马

路笔直，心神得以自在驰骋。

开始工作了，都在这几顶帐

篷里进行。两顶是阴干库，整齐

摆放着清洗好的烈士遗骨。三顶

是工作间，第一顶和第三顶帐篷

负责处理遗骨；第二顶是科技帐

篷，专门负责扫描。

这一周，帐篷从学习的地方，

变成了工作和学习的地方。我也

算熟练地掌握了基本的人体解剖

结构，检查关节疾病，采集人骨样

本的技能；略粗糙地掌握了检查

牙齿疾病，判断性别年龄的技

能。虽然背后的原理知识还需要

我自己去学习，但这种实践的学

习效果，一周就赢过在教室里一

学期。

雪村成为血淋淋的历史，真

切为我所观，为我所触。有一箱

里像是一位母亲和一位小孩，那

孩子的股骨只比我的手指粗一

点。采样时捏起那根股骨，小心

地把它放进采样袋里封好，备注

下“儿童”的信息，脑子一片空白。

还有一箱里有五个左侧颞

骨，都特别小特别脆弱。我说这

可能是儿童团的小战士，学长说

不排除这可能是鬼子屠村的卑劣

行径。我不敢再多想，只能把它

们放进密封袋里封好，希望后续

的工作能够找回他们的姓名。可

是伤痛和屈辱能被封存吗，鲜活

的生命又该怎么找回呢？

肃宁的马路两旁整整齐齐种

着一排又一排的杨树，应是先烈

英灵再化，笔直挺立，严整列队。

肃宁是真的平，野茫茫。平

原的风很大，大的时候能干过固定

帐篷的铁钉，要不是借着篷里的桌

子顶着，帐篷可能真要被吹跑。

草木不怕风。麦子弯弯腰，

暴躁的风即被驯化，呼啸变成抚

摸。杨树没有麦子的柔软，但它

很韧，和大风对抗着，头发般的枝

叶被掀起，腰身都被压成弓状。

可它就是不倒下，甚至隐隐有打

败大风，重新挺立的势头。

想到莫言那篇《不被大风吹

倒》，赞叹杨树和华北人民的共同

精神。

黄 誉（历史学系23级本科生）

雪村这一周

抬头仰望夜空时，我们看到

的很多星星，都是乘着光在宇宙中

进行了千万年的旅行，才来到我们

眼前的。而我与广袤宇宙的缘分，

始于高中的物理竞赛。来到复旦

后，我幸运地得到FDUROP的资

助，在Cosimo Bambi教授的指导

下，走入X射线天文学和黑洞研究

领域，拥有了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

一片星空。

在参与䇹政项目前，我和同

学合作完成了曦源项目“使用黑

洞 X 射线反射光谱检验广义相

对论”，振奋人心的结果发表在

物 理 学 期 刊 Physical Review D

上。在这次探索中，我第一次认

识到，尽管夜空是如此美丽浪

漫，飘满了人们轻盈的幻想，但

科研人员要面对的多数是枯燥

的海量数据。然而，这个过程中

的挑战和探索，也让我不断寻找

到自己的星光。

科研旅程不仅是探索未知，

更是对自我、对生活的感悟。往

前的每一步，都是认识世界的必

经之路。如今的我，站在生活的

交叉口畅想未来，无论是科研中

的新发现，还是生活中的新体

验，都充满期待。

江群峰（物理学系2019级本科生）

我的路通往星空

专业课程是开放综合的知

识体系，能收获多少全依赖于愿

意花多少时间去钻研。我在大

二上课，老师基本是从教材里挑

一部分讲，所以除了课堂内容，

这些课程还有很大的自我探索

空间，探索的深度主要取决于对

这门课的兴趣和热情。

我 进 入 课 题 组 后 收 获 良

多。参与课题组的收获和上课

的收获不一样，是在实践中主

动探索得到知识。学习最好的

动 力 不 是 来 自 绩 点 的 评 价 指

标，而是来自真正想弄懂一些

东西、想做成一个东西而产生

的渴望。

姚宇轩（大数据学院2022级

本科生）

学习的动力是渴望

■ 雪村的白杨和麦子
（作者摄）


